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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国庆假期和中秋佳节邂
逅，更多的人选择乘坐高铁出行。而
高铁安全平稳、舒适准点的背后，离
不开在节日期间默默坚守在岗位上的
高铁设备养护人。

9月30日6时30分，天空刚刚泛
起鱼肚白，一辆工程车载着6个女工
就已经开启了新一天的检修工作。她
们是国铁郑州局郑州东高铁基础设施
段商丘变电巡检工区的变电检修工，
所在的是全段唯一一个全部由女职工
组成的检修班组。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先赶往距
离班组90公里外的东孟楼AT所，然
后依次往回对管内商合杭高铁沿线的
5座变电所进行巡视检查。按照巡检
要求，必须在双节前夕和双节期间开
展不间断巡检，确保高铁供电畅
通。”工长高青介绍了当天的工作。

如果将各条高铁线路比作“大动
脉”，那么变电所就是为“大动脉”
提供能量的“心脏”。这个“心脏”
一旦出现问题，高铁车站和高铁列车
上就会没有电、没有空调，高铁信号
也不能正常显示，从而造成行车中断
等诸多问题。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维
护“心脏”正常跳动。所以，高青和
她的小姐妹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高铁

“心脏”诊疗师。
“我们每个月基本上都要开车跑

3000 多 公 里 ， 一 年 下 来 就 是 将 近
40000公里，这还不算平时出抢修任
务的路程。可以说，一年365天，我
们有300天以上都在巡检或者抢修的
路上。”班组的青工史佳鑫看起来十
分瘦弱，可不管是开起来工程车还是
爬上 30 米高的避雷塔都不含糊，早
已成为了班组的技术骨干。

“王静、佳鑫、庞妍妍一组负责
室内 GIS 高压柜和地下电缆的检查，
我和雅君、刘琳一组负责测控盘和室
外设备的检查，请大家按标作业，记
录仪要全程摄录。开始作业！”8 点
05 分，姑娘们到达东孟楼 AT 所后，
工长高青立刻组织大家搬运检修工
具，并进行工作分工。

一处处设备、一个个零件，时而
踮脚、时而弯腰、时而蹲下、时而攀
爬……6 个人分成 2 个作业小组，各
司其职、配合默契，整个无人所内，
只有她们口述的标准化巡检用语声和
高铁列车通过时的风驰电掣声。

这个“高铁女子特战队”平均年
龄 29.5 岁，主要负责管内徐兰高铁、
商合杭高铁共计200多组变电设备的
巡检和应急任务，以及2000多个绝缘
设备的耐压试验任务。日常检修，她
们要带上几十种检修设备，最重的将
近 200 斤，需要 4 个人一起才搬得
动。作业时，她们上要爬到5米多高
的变压器上换绝缘瓷瓶等零部件，下
要钻到 3 米深的电缆沟里查找故障。
久而久之，“高铁女子特战队”的名
号也慢慢在全段叫响。

13 时 20 分，在赶往下一个变电
所的路上，几个小姐妹顺路买了炒
面和米线在车上吃，把安全帽当成
小饭缸，塑料袋往上一套，吃得津
津有味。

“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辛苦，但
是一想到通过我们的巡检，能够让变
电所的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让高
铁安全畅通，让旅客平安出行，感觉
自己的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1999
年出生的青工范雅君谈起自己的工
作，满脸的骄傲与自豪。

20 时 15 分，天黑了。姑娘们终
于结束全部 5 座变电所的巡检工作。
高铁列车一日千里，奔波检修一日
不停。为了高铁供电安全畅通，高
青带领着班组的小姐妹们默默地守
护着高铁“心脏”，为旅客安全出行
保驾护航。

工人日报

10 月 9 日 13： 00 （北 京 时 间
19：00），瑞典学院将2025年度诺贝
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
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
nahorkai），颁奖词是：“在末世恐惧
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
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的力量。”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官方网站，
有对拉斯洛更为细致的评价：拉斯
洛是中欧文学传统中一位伟大的史
诗作家，其创作脉络从卡夫卡延伸
至托马斯·伯恩哈德，作品以荒诞
主义和怪诞的过度渲染为特征。但
他并非仅此一技之长，其创作视野
亦向东方延伸，在采用更具沉思
性、精妙调校的笔调时，展现出多
元的创作维度。

其实对于国内很多读者来说，
拉斯洛并不陌生。2017 年，其首部
长篇 《撒旦探戈》 在出版 32 年后终
于被译介到国内，许多读者在此前
早已翘首以待。

因为比起原著小说，其改编的同
名电影早已在国内备受瞩目。电影由
导演贝拉·塔尔搬上荧幕，长达7个
多小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对此
片不吝赞美：“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
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在我
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

相较于我们对拉斯洛的阅读与
关注，他更早也更深入地熟悉了我
们——1991 年，拉斯洛第一次来到
国内：“我在北京大街上游荡，像做
梦一样， 跟不会英语的路人打听故
宫在哪里”，回去之后，他说自己已
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和鼓吹
者。更夸张地是，他将对中国的热
爱带入了自己的生活中，“我从中国
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
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

拉斯洛甚至有自己的中文名片，上面印有“好
丘”，是他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中文名，一
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
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

尽管拉斯洛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回应瑞典广播公
司 Sveriges Radio：“我很高兴，我很平静，但同时也
很紧张。”

但是我们不得不留意到，拉斯洛在四年前接受国
内媒体访谈，被问及如何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时，早已
给出一份带有批判性的回应：“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奖
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就像毒药一样。因为成就会
毁掉一位艺术家，诺贝尔奖尤其是一种摧残……痛苦
总是会帮助艺术家，成就则会毁掉所有艺术家，就是
这样。”

回看每年都不怎么靠谱的赔率榜，拉斯洛虽然也
在榜单中出现，但也依然不是赔率榜上的大热门，相
较于已经高达95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或者陪跑
到我们已经不相信他会获奖的村上春树、或者看上去
更为意想不到的选项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拉斯洛看

上去依旧像是瑞典文学院小众的选择。
为什么在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拉斯洛？

精通音乐和电影的作家

《撒旦探戈》 的中文译者余泽民和拉斯洛相识多
年，他这样描述拉斯洛——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
人，都会被那双波斯猫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
迷住……虽然对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

“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灵秀飘逸、浪漫
敏感、深邃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

这是年近40岁的拉斯洛。彼时，他早已凭借《撒
旦探戈》《反抗的忧郁》等作品闻名于世。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生于匈牙利与罗马尼亚接
壤的边境小城久洛。拉斯洛的姓氏“克拉斯诺霍尔卡
伊”来自一座城堡，这座始建于十三世纪的“克拉斯
诺霍尔卡伊城堡”也毁于一场火中，据报道是一场

“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
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在地方政府做社保业务，

他曾学习过两年法律专业，最终无法忍受法学的枯
燥，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攻读大众教育专业。

年轻时，拉斯洛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只不过是
作为一名钢琴手。他精通音乐，当时是一支爵士乐队
里唯一的未成年人。

23 岁时，拉斯洛第一次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
音乐对他的写作有着很大影响：“我的句子越来越
长，并经过细密的组构，是因为希望讲述的语言更加
自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从很小就搞音
乐，能够演奏多种乐器，连二胡都拉过，还有埙。”

29岁，大学毕业的拉斯洛主动跑到偏僻的山沟里做
当地文化馆的的图书管理员，给孩子们开读书课，后
来，一场大火将文化馆烧为灰烬，拉斯洛突然失业了。

他的作家生涯也由此开启。一年后，1985年，31
岁的拉斯洛以他的首部长篇 《撒旦探戈》 引起轰动，
成为匈牙利文坛的一座巅峰。

后来，同名电影被贝拉·塔尔搬上银幕，这部七
个多小时的黑白片以及其中充斥的漫长的如同拉斯洛
语言风格一般的长镜头，成就了影视上难以被忽略的
史诗气魄。自此，两人合作完成的《鲸鱼马戏团》《伦
敦人》《都灵之马》等其他电影也都成了影史经典。

“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境况”

拉斯洛的首作《撒旦探戈》一举达到高峰，也确
立了他后来作品的基调：压抑但引人入胜。

在拉斯洛职业生涯早期，秘密警察没收了他的护
照。1987年，他第一次离开匈牙利，拿着奖金在西柏林
生活了整整一年。后来，他先后旅居法国、西班牙、美
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希腊……还多次来过中国。

他尤为迷恋古代中国，崇拜李白。1998年，西欧
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邀请12位作家各选一位自己崇拜
的人实地游访他们的足迹，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李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遍了泰安、曲阜、洛
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
峡，抵达武汉，沿着诗仙的足迹走一圈。

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道：“我喜欢他的豪
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
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
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

除中国之外，他还访问过蒙古、日本等亚洲国
家，基于自己在东亚旅行的经历写下《乌兰巴托的囚

徒》、以日本神话中的西王母为题写了 《西王母下凡
记》。耶鲁评论评价他的中后期作品“与亚洲艺术和哲
学，特别是佛教有着深刻的联系”。

尽管无限接近“世界公民”，拉斯洛仍然坚持用
“只有一千万人使用的语言”匈牙利语创作，因为母语
有着一份“脆弱的本质”。他曾说：“匈牙利语很随
便，我爱这种‘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特性。”

拉斯洛最出名的文学标签大概是“克拉斯诺霍尔
卡伊式长句”，接连两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都颁给了
他的英文译本，评委认为其译者“发明了一种克拉斯
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

2015年，拉斯洛获得曼布克国际奖，也成为第一个
获此奖项的的匈牙利作家。布克国际奖评委会称，拉斯
洛史诗般的句子“像粘毛器一样，在不可避免地堆积成
段落时，卷起各种千奇百怪又意想不到的东西”。

2017 年，余泽民译成的 《撒旦探戈》 在中国出
版，拉斯洛的作品开始进入中文世界。目前，《撒旦探
戈》《反抗的忧郁》《仁慈的关系》《世界在前进》等书
籍都已经被引进。余泽民曾打趣：“译稿发出去后，我
跟责编抱怨：简直就要憋死我了！现在我真想跺脚，
喊叫，砸东西，摔书，再也不想看到它！”

而拉斯洛这样回应过自己独特的写作方法：“故事
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境况，人活在什么样的境
况里……我只是找到一种神秘的方式告诉读者：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遭到判决、孤独、被抛弃的生活
找到位置。”

回归到伟大的、原始意义上的文学

作家鲁敏曾形容《撒旦探戈》一书“难读到可谓
声名狼藉”，这可能也说出了很多读者的心声，获奖消
息公布后，很多人都在用“晦涩”一词来形容拉斯
洛，如果作品真的晦涩难读，又如何为其吸引到包括
诺奖在内如此多的重要文学奖项呢？

拉斯洛的英文翻译、诗人乔治·西尔特斯在接受
外媒采访时，道出拉斯洛作品的魅力所在：“他是一位
具有催眠般魔力的作家，他把你吸引进去，直到他所
创造的世界在你心中不断回响，直到它成为你对秩序
与混乱的理解。”

在回答凤凰网读书“为什么诺奖会颁给拉斯洛”
这个问题时，著名翻译家、东欧文学学者高兴，首先
对于“晦涩”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说他的作品晦涩，我不完全同意。他的作品虽然
考验阅读，但是也经得起阅读，而且我觉得尤其对于
那些有大量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来讲，没有那么难。因
为讲述的是人类的普遍主题，关乎人性、关乎世界，
所以几乎每个阅读到其作品的读者都会被触动出某一
种感受，这种感受是动人心弦而回味悠长的。”

高兴也注意到拉斯洛作品对于现实的关注，“大家
会给拉斯洛贴上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我觉得他
的作品对于现实的处理其实是极为出色的，他从现实
的土壤出发，然后把现实提升到一个诗意的、文学的
高度，所以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刻感受到那种现
实性。”

而关于诺奖为什么颁给拉斯洛，高兴觉得，这其
中真的有太多偶然和多样的原因了：就在不太遥远的
2019年，瑞典学院一下子公布了两位文学奖得主：托
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他们都来自中东欧，好像
按理来说中东欧作家得奖概率没那么大了；但是呢，
中东欧有些作家尤其是匈牙利的几位作家，又确实是
世界水准的，除了拉斯洛，还有《平行故事集》的作
者纳道什·彼得。从文本角度来讲，拉斯洛有充分的
实力，实至名归。

国内诗人欧阳江河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认为诺贝
尔文学奖颁发给拉斯洛，是在“回归到伟大的原始意
义上的文学”，是在试图树立一种“文学的终极标准”。

他详细补充道：
“文学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变、

无论某一个时代意识形态或是技术权力所代表的东西
怎么变，都影响不了文学的作为一种真理甚至作为一
种冒犯。

这是我所理解的拉斯洛这种复杂文学和真正文学
建立的标准，它是一种有远见的、根本的、终极的、
文学之为文学而且是伟大的文学一种东西——它里边
可能包含了一些冒犯、包含了一些错误、包含了一些
原罪、甚至包含了一些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伟大文学
的一种根本标准。”

而这种冒犯和不合时宜，贯穿于拉斯洛创作的始
终。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将拉斯洛的作品描述为“对
现实的审视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他今年初刚发
表于 《耶鲁评论》 的短篇小说 《天使从我们头顶飞
过》中，他以乌克兰战争为背景，讲述两名垂死的男
子在战壕中的故事，将战争中泥泞的战壕与技术全球
化幻影般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耶鲁评论》为此文做的访谈中，拉斯洛谈及
他此篇创作缘起，他鲜明直接地指出：“我无法接受人
类互相残杀的事实。或许我该去看精神科。就在这一
切发生的同时，数字空间里却描绘着未来图景——宣
称技术惊人迅猛的进步即将带来美好新世界。这简直
是彻头彻尾的疯狂。”

不管文学如何式微、每年诺奖颁完后的争议与喧
闹如何，它总能提供一个让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文
学本身的契机，也总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认识到，阅
读是重新理解或者重新审视世界的一种方式。

拉斯洛在接受外媒访谈时，对那些尚未阅读他的人
所说的一句话，也可成为我们重新认识的一种方式——

“有人尚未读过我的书，我无意推荐任何读物；我
只想建议他们出门，找个地方坐下——或许溪畔，无
所事事，无所思虑，像石头般静默。终将遇见读过我
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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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通途的
“高铁女子特战队”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与余泽民。《撒旦探戈》译林出版社。 1998年夏天，拉斯洛在中国。

2025年国庆与中秋双节期间，高
铁出行高峰背后，国铁郑州局商丘变
电巡检工区的“高铁女子特战队”坚
守岗位。9月30日清晨6时30分，工
长高青带领6名女工出发，对商合杭
高铁沿线5座变电所开展巡检。她们
每月行车超3000公里，年均近4万公
里，300天奔波在巡检抢修路上。作
为全段唯一全女职工班组，她们负责
200多组变电设备运维，攀高塔、钻
电缆沟，维护高铁“心脏”安全。20
时 15 分，巡检结束，她们用坚守保
障旅客平安出行。

坚守岗位的“高铁女子特战队”。


